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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部

1

洗礼宴……布来登街正有一场盛大的洗礼宴要举办。

佩尔曼内德太太怀第二胎的时候，曾无数次设想过她的孩子出

生后会带来什么，如今这些东西都在眼前了。餐厅里，侍女们正忙

碌着，她们要为到来的客人准备饮料—— 一杯杯加了奶油的、滚烫

的巧克力茶。尽管忙碌，侍女们都十分小心，尽量不让杯碗因碰撞

发出声音，以免搅扰了在前厅举行的仪式。盛饮品的杯子被整齐地

摆放在一个贝壳形的、精致的镀金柄茶盘中。仆人安东正在切蛋糕，

那是一个造型精致的大蛋糕，像安东这样的男人站在它面前都不显

得高大。此时永格曼小姐正往银盘里摆放糖果和鲜花，她手上一边

忙着活计，一边不忘歪过头看看四周，干起活来她的手指爱向外翘

起……

过不了多久，现在正在厨房准备的这些茶点就会被送往主人的

起居室和客人待的客厅了。为了这场洗礼宴，主人邀请了众多亲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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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提到的“亲友”范围是比较宽泛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比如，布

登勃洛克与吉斯登麦克本没什么关系，但他们分别是鄂威尔狄克家

的亲戚，如此一来，布登勃洛克与吉斯登麦克也就成了亲戚。同样

的延伸攀附，布登勃洛克通过吉斯登麦克家又跟摩仑多尔夫家攀上

了亲。如此一来，“亲友”的范围就无比宽泛了。因此，被邀请来

参加这场洗礼宴的客人人数众多，仆人们不禁担心，他们之前准备

的茶点是否够用。鄂威尔狄克家也在被邀请之列，来参加这场洗礼

宴是位八十多岁的老人，叫卡斯珀尔·鄂威尔狄克，目前担任市长

之职。

鄂威尔狄克市长下了马车，拄着那跟弯柄手杖，被托马斯布·登

勃洛克搀扶着走进了大厅。市长的到来无疑令这场宴会显得更加隆

重……而且，这的确是一场值得隆重操办的宴会。

大厅中间摆放了一张桌子，桌上铺了台布摆了鲜花，被装饰成

一个祭坛。一个年轻的牧师站在桌子后面祷告，他穿着黑色的法衣，

很像一个大磨盘摆在那里，雪白的硬领子一看就是刚浆洗过的，这

也好像在显示穿它的人为了这次祷告是提前做了准备的。小桌前面

是这场宴会的主角，他被满是花边的锦缎襁褓包裹着。抱他的那个

女人个头高挑、身材丰腴，穿一身大红的衣服。那个小家伙，此时

正安逸地躲在胖保姆肥嘟嘟的臂弯里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……他

就是这个家族新一代继承人，一位“崭新”的布登勃洛克。毋庸赘言，

我们都了解，这个小家伙对于这个家族意味着什么。

这一喜讯刚从布来登街传至孟街时，佩尔曼内德太太的欣喜大

家是可想而知的，或许我们该用狂喜来形容她那一刻的心情。她无

比激动地拥抱自己的母亲、哥哥，甚至还无法控制、小心翼翼地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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抱了孕妇——自己的嫂嫂。其他人听到点儿消息后，也同样兴奋不已。

1861 年，这个小家伙随春天的脚步一起来到了人间。他也许不知道，

还没出世之前，他便承载了很多人的期待和盼望；他是人们口中议

论的对象，是人们翘首期待盼的宝贝；有许多的人为了他天天祈祷，

天天追问家庭医生格拉包夫……如今，他终于与大家见面了，尽管

他看上去与其他襁褓中的孩子没多大不同。

他的两只小手玩弄着保姆腰上的金穗子，小脑袋被包在镶着淡

蓝缎带的织花软帽中，正歪躺在枕头上，毫不在意地把后脑勺对着

牧师；他的一双小眼睛一闪一闪地望着大厅，好像老于世故一样，

望着大厅里的亲友。他的上眼皮上生着长长的睫毛，在这对眼睛里，

父亲眸子的淡蓝色和母亲眸子的棕黄色结合成一种淡淡的、随着光

线变化而定的金棕色。鼻梁两旁的眼窝很深，罩着一圈青影。这就

过早地给这张小面孔——虽然还很难称之为面孔——平添了一些代

表性格特点的东西，这对于一个刚出世四周的婴儿是颇不合适的。

但是上帝一定会保佑他，不使那特征成为任何不幸的征兆。母亲的

相貌也是这样，而她的命运不是一直很好吗？无论如何，这条小生

命是活下来了，而且是个男孩子，这正是四个星期以前使这一家人

欣喜若狂的原因。

别看这个小家伙现在生机勃勃，四个星期前，却是另一种状况。

那个身为参议的男人不安地在产房外等待着。格拉包夫医生从产房

出来了，他长吁了一口气，握住参议的手说：“谢天谢地，母子平安，

幸而没出什么事……”这个家族一直盼望见到的小生命终于诞生了，

只是这个小家伙刚从妈妈的肚子出来的时候连哭的力气都没有，差

点就像他姑姑安冬妮的第二个孩子那样夭折了。经过这次，参议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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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不敢在脑子里想一些可怕的后果。如今，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安然

无恙，这让他觉得无比幸福。想到这，他不由自主地低下头，温柔

地在妻子的额头上印下一个吻。他的妻子盖尔达这时正和他的母亲

并肩坐在一张椅子上，她的腿上盖着温暖的天鹅绒毯子，一双穿着

漆皮鞋的脚交叠在一起。

盖尔达似乎并没有从产子的疲倦中走出，她的脸上仍旧没有血

色。这苍白的脸庞在那头深红色的头发衬托下，反而显得更加白皙。

此时，她正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祷告的牧师，那眼神里有一丝他

人不容易觉察的讥讽，这让原本就显得神秘的双眼更富有一种奇妙

的感觉。正在做祷告的是圣玛利教堂牧师安德利亚斯·普灵斯亥姆，

一个年轻的总牧师。自从上一任总牧师老科灵病逝后，他便接替了

这一职务。这个年轻人来自弗兰哥尼亚，那是一个天主教信徒遍地

都是的地方。而偏偏就是这个年轻人一直是路德派小教会的信徒。

这个年轻的总牧师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，面庞白净，脸颊上的两

个颧骨高高挺立。他的表情随着祷告内容的不同而迅速转换，时而

愉悦，时而痛苦，颇似演戏。为了使自己的发音准确而动人，年轻

的总牧师费了一番工夫。但那些内容似乎故意与他作对，从他的嘴

里出来的时候并没有产生让人愉快的感觉。要么母音冗长沉闷，要

么就短促稚嫩，而且子音总是贴着牙龈卷出来的。他歌颂着上帝，

时而把音调压低，时而又故意让所有人都听到他的声音。这家的女

主人为了保持仪态，故意将一副庄重严肃的神情摆在脸上，以使自

己心里的那股高兴劲和骄傲不那么易于为人察觉。伊瑞卡·格仑利

希已经 15 岁了，出落成了一个少女，她的脸上有玫瑰色的光泽，像

她的父亲，这青春的气息让她十分迷人。克利斯蒂安也回来了，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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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他一直在伦敦。离家在外的忙碌让他消瘦了许多，踏进家门，他

那双深陷下去的眼睛就不住地环视四周，像在寻找什么。另外不远

万里赶来的，还有蒂布修斯牧师夫妇。西威尔特·蒂布修斯头发本

就稀少，所以他把它们分披在了肩上，他使劲瞪着那对灰色的小眼睛，

好像要将它们瞪到最大，这让看到他的人不禁担心那两颗眼珠会掉

出来……克拉拉一只手扶着头，认识她的人都知道，她一直患有偏

头痛，恐怕此时这毛病又犯了，这让她的脸色看上去沉郁又严肃。

通往二楼的楼梯口放着一只棕熊的标本，这是这对夫妇送给布登勃

洛克的贵重礼品。这头熊是牧师的一个亲戚在俄国打猎时的战利品，

此时，它正张着血盆大嘴，直立着身子，两只前爪托着一个放名片

的盘子。

来道贺的人还有克罗格家的尤尔根，他刚刚回来省亲，现在在

罗斯托克邮政局做职员。鄂威尔狄克家的姑娘，如今已经是位白发

苍苍的老太太，这个可怜的人生性柔弱，为了救济她那被剥夺了继

承权的儿子，甚至变卖了自己家中所有的银器。而她那行踪无定的

儿子亚寇伯，究竟人在何处，只有她知道。布登勃洛克家族的几个

本家小姐都来道贺，这个孩子的出生对于她们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

凡的事。整个大厅被喜悦包围，大家都向主人说着恭贺的祝福。不

识趣的菲菲此时却说，这个孩子看上去好像并不是很结实健康，她

的话很快得到了自己母亲、佛丽德莉克以及亨莉叶特的附和，虽然

他们也对这个结果表示很大的遗憾，而我们那可怜的克罗蒂尔德还

是那样的黝黑、瘦弱，一副皮包骨头的苦命模样。除此之外，普灵

斯亥姆牧师的那些祝福以及蛋糕和巧克力茶让她很感动。不属于本

家又不是亲戚的道贺的人还有弗利德利希·威廉·马尔库斯先生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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苔瑞斯卫·希布洛特两人。

此时，两位教父正认真地听取牧师向他们宣讲他们的责任。尤

斯图斯·克罗格是两位教父之一，起初，布登勃洛克想请自己的朋

友斯台凡·吉斯登麦克来做教父，谁承想尤斯图斯舅舅一听他的打

算立马火冒三丈。对于尤斯图斯·克罗格，参议本不想请，他说：

“我们还是不要给这个老头做糊涂事的机会吧，为了他那宝贝儿子，

他们老两口天天吵得不可开交，他那点家底快被他的儿子挥霍光了，

这烦心事让他甚至连自己的仪表都顾不上了。请他来做教父，他一

定会拿一套金质器皿送给孩子做礼物，假如回礼的话，他还肯定不

会要。”尽管布登勃洛克不愿意，可最终还是请他来担任教父。还好，

他并没有送加厚的金质器皿，这让托马斯·布登勃洛克的愧疚感稍

稍减轻了些。

另一位教父呢？他就是那位年迈的市长鄂威尔狄克博士。他一

身黑色的软料子外套，系着高领子，身后的衣袋上还露出一角红色

的手帕。他被邀请坐在了最舒适的椅子上，双手扶着那只曲柄的手杖。

能邀请市长来担任这个孩子洗礼宴的教父，这简直是件让人无法相

信的事，对于布登勃洛克一家来说也是绝对的大事，是一件足以让

他们骄傲的事。上帝啊，布登勃洛克和市长是怎么攀上亲戚的呢？

这家人用了什么计策才办成了这件事呢？不会是生硬地把老头弄来

的吧？不错，这家人的确用了一点儿计策，参议与佩尔曼内德太太

一起想出的计策。原来，在格拉包夫医生告诉参议母子平安的时候，

这个男人兴奋地脱口而出：“是个男孩，冬妮！——应该把市长请来

做他的教父啊！”没想到参议这句被幸福冲昏了头的玩笑话竟被冬

妮当真了，而且她还全力去办这事了。得知冬妮把这事当真后，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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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也仔细考虑了一番，他也开始觉得这似乎是可以试试看的事。就

这样，他们请尤斯图斯舅舅出面，让他妻子——木材商鄂威尔狄克

的妹妹去找自己娘家嫂子，这个女人又托她的公公各处做了打点，

一切铺垫做好之后，托马斯·布登勃洛克专门为此事还到市长家请求，

如此一来，请市长做孩子洗礼宴上的教父一事就板上钉钉了。

保姆稍稍把孩子的帽子往上掀开了些，牧师将手伸进面前的一

个盘子，那是一个金面银底的盘子，用手在里面蘸了几滴水，轻柔

又庄重地将水洒在孩子那稀疏的头发上，随后，他不紧不慢、吐字

清晰地对着众人读出孩子的名字：尤斯图斯·约翰·卡斯珀尔。随后，

牧师又做了祈祷，这之后亲友们便一个个走上前，对着这个被裹在

襁褓中默不作声、对他们又毫无热情可言的孩子的额头留下满含祝

福的吻……苔瑞斯·卫希布洛特是最后一个走上前来吻这个孩子的，

她来到跟前时保姆不得不稍微曲了下腿，以便她能够到孩子的脸。

塞色密呢，却在孩子脸颊上啧啧地亲了两下，似乎想表达自己心里

的感激之情，边亲边嘟哝 ：“你真是个乖孩子。”

三分钟以后大家都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客厅和起居间里享用甜点。

一直主持洗礼宴的牧师此刻也落座了，他正享用主人准备的热巧克

力茶里的冷奶油。他的法衣很长，一直拖到了他的脚面上，一双大

肥靴子被那长长的衣襟挡住，但它那闪闪的光泽是无法被遮住的，

偶尔会透过衣襟在他人面前闪一下。与别人交谈时，这个年轻的总

牧师一改其在演讲时的严肃和庄重，表情会呈现出安详平易，也正

因为这些，大家才对他印象深刻。他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在对众人表

示：喏，不做牧师，我也可以做一个快乐平易的普通人。的确，他

是无比聪明的人。在跟老参议夫人交谈时，他语调温柔，和托马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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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尔达交谈时，他又会让自己看上去是个十分会处事的人，会轻松

地打着手势配合自己的语言。而和佩尔曼内德太太交谈时，他会换

上轻松、搞笑、亲昵的语气……有时他又好像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牧

师身份，此时，他会皱起眉头拉下脸，双臂交叉放在膝盖上，将头

向后仰去。他笑起来样子很怪异：总是紧咬着牙，一顿一顿地吸气。

突然，一位奇异客人的到来让仆人们哄笑起来，在走廊里掀起

了一阵骚动。原来是格罗勃雷本来了。他的鼻子上一年四季垂着一

条清鼻涕，摇摇欲坠却从没掉下来过。他在参议的粮栈工作，后来，

他的东家又委派他做另外一份工作——擦皮鞋。每天清晨，他都早

早来到布来登街，蹲在门道里，拿起放在门口的鞋一只只认真地擦。

每逢节庆日，他会穿上节日服装，手捧鲜花，登门道贺。他会油嘴滑舌、

哼哼唧唧地说几句祝福的话，此时那条清鼻涕仍旧会晃荡在他的鼻

头。说完话后，人们总不忘给他几个钱以示感谢，但他好像并不是

图这些才出现的。

他穿着一件参议先生赏给他的旧黑礼服，脚踏一双擦过鞋油的

高筒靴子，脖子上围一条蓝色的羊毛围巾。一束颜色黯淡的玫瑰花

被他那只树枝般枯瘦通红的手握着，因即将枯萎，那些花的花瓣纷

纷飘落在地毯上。他那双小红眼睛滴溜溜地看着四周，满是惊奇，

这里的一切都让他觉得好奇。他一进门就在门口站定，把花束擎在

胸前，便开口讲话了，他每说一个字，老参议夫人便向他点点头，

似乎是有意鼓励他继续往下讲，偶尔还接一两句话安慰他。参议却

一直淡淡地看着他，不露声色。还有的人，如佩尔曼内德太太，却

将手帕掩住嘴。

“各位老爷太太，虽然我是个穷光蛋，但我的心也是肉长的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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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登勃洛克参议老爷对我的恩情深似海，如今主人家里喜添新丁，

我感到由衷的高兴，我今天就是来向参议老爷、太太以及各位贵客

道喜的，希望这个孩子健健康康、壮壮实实的。无论是从天理还是

从人性方面讲，都应该是这样的。布登勃洛克参议这样百年不遇的

大好人，真是千里难寻啊！像他这样的大好人，上帝也会保佑

他的……”

“不错，格罗勃雷本，你说得真的太好了，借你吉言，这孩子一

定会壮壮实实的。格罗勃雷本，你手里的这束玫瑰花是做什么用

的呢？”

但格罗勃雷本并没把自己想说的说完，所以，他尽量提高自己

的音量，想盖过参议的声音。

“上帝一定把他的这些善行都看在眼里，上帝会保佑他和他的家

人的。将来有一天，我坐上了上帝的宝座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早晚有

一天会去见上帝，人总是要死的，无论他有钱还是没钱，这是上帝

的规定，没有人能违背。有的人，或许死了之后能睡在一口被油漆

刷得油光闪亮的大棺材里，有的人或许死后只能被装在一口薄棺材

板里，但终究都是要被土埋了的，人从土里来终将会回到土里去……”

“行了，格罗勃雷本！今天我们家办的是洗礼宴，你竟在这说这

些不吉利的话……”

“我拿的这束玫瑰花……”格罗勃雷本打算结束自己的发言了。

“谢谢，格罗勃雷本！你何必要浪费钱呢？万分感谢！这样的话

我很久没有听到过了，来，拿上这些钱，朋友，去痛快地放松一天吧！”

参议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，递给他一个泰勒。

“还有我的这一份，好心的格罗勃雷本！”老参议夫人对着他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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伸出了手，“请问，你爱救世主吗？”

“我万分崇敬他，我亲爱的太太，这是千真万确的……”格罗勃

雷本接过她手里的那个泰勒，接着又顺便取走了佩尔曼内德太太手

中的那一个。之后，他后退一步，对这面前的几个人深深鞠了一躬，

退到门外。至于那束即将凋谢的玫瑰，除了掉在地毯上的花瓣外，

他又原封不动地带了出来……

这时市长要告辞了，参议一直扶着他把他送上马车。其他客人

见市长走了，知道到了该告辞的时候，因为产妇盖尔达·布登勃洛

克需要静心休养。客人逐渐离去，屋里渐渐安静了，没有离开的就

只有老参议夫人、冬妮、伊端卡和永格曼小姐了。

参议说：“伊达，虽然现在约翰有保姆照料，可是以后总还得有

个人照看他，我跟母亲商量过了，我们几个是你带大的，等小约翰

再稍稍大一点，你能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，帮我们照料他吗？”

伊达欣然应允：“我当然乐意，如果参议太太也同意的话。”

盖尔达对这个安排也很满意，于是这个建议马上就被采纳了。

盖尔达显然对丈夫的这一决定十分满意，就这样，照顾约翰的

人选定为伊达。

本打算告辞的佩尔曼内德太太走到门口又折返回来，她走到哥

哥面前，左右各吻了一下他的面颊，对他说：“我今天感到无比幸福，

汤姆，你使我又想起了咱们家的鼎盛时光！感谢上苍，我们布登勃

洛克家绝没有走到无可挽回的衰败，谁若认为我们家到了穷途末路，

他简直是荒谬透顶了！如今，小约翰降临我们家，我们还叫他约翰，

这是件多么美妙的事情，我似乎已经看到了无限光明的新生活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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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当天晚上九点半左右，克利斯蒂安·布登勃洛克，汉堡H．

C．F．布尔梅斯特股份公司的主人，走进了他哥哥的起居室。他一手

拿着自己那顶时髦的灰帽子，一手拄着顶上有半身尼姑像的黄手杖。

他看见自己的哥哥和嫂子正坐在一起看书。

克利斯蒂安开口了，语调略显急切出口却磕磕巴巴：“晚安。

嗯……托马斯，我有一件急事要跟你商量……抱歉，盖尔达……很

紧急，托马斯。”

两兄弟一起来到昏暗的餐厅，参议点亮了墙上的瓦斯灯，借着

灯光审视着自己的弟弟。他知道，克利斯蒂安跟他说的事不会是什

么好事。这整整一天，除了克利斯蒂安刚从外地回到家中时，这兄

弟俩打过招呼，其余时间，参议根本没顾上跟他说句话。但这天晚上，

他也曾偷偷观察过弟弟，并且发现他表情反常，严肃、慌张。奇怪

的是，在普灵斯亥姆牧师祈祷的时候，托马斯甚至发现他还离开过

客厅一会儿……自从克利斯蒂安为了弥补亏空，接过那预支的一万

马克遗产的支票，托马斯就再没给他写过一封信。参议当时几乎是

痛心疾首，对他说：“你别再胡闹下去了，你的钱都快被你败光了。

我希望今后你别拖累了我，这几年你从我这里拿走的已经够多了，

你在透支我们的兄弟情分，你知道吗？”他现在要干什么？他碰到

什么麻烦事了？
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参议问。

“我快完蛋了。”克利斯蒂安垂头丧气地回答，斜着身子坐在一

张围着餐桌摆放的高背椅子上，他的帽子和手杖就放在自己的膝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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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能不能说清楚些，究竟什么让你快完蛋了，你找我究竟是为

了什么？”参议问，他一直站在餐厅里。

“我真的到了穷途末路。”克利斯蒂安手足无措，又无比惶恐地不

停摇头，那双深陷下去的小眼睛不停地左顾右顾。他刚三十三岁，但看

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多了。原来那头浓密的黄中带红的头发已经快脱落光

了，连头皮都没法遮挡住。高高的颧骨与塌下去的面颊相比较，更显得

突兀。那只瘦瘦的鹰钩大鼻子高高挺立在几乎只剩下皮的脸上。

“单单是这一点也就算了，”他一边装腔作势地把手放在自己的

左半边身体处，由上往下地比画，其实他的手根本没触碰自己的身

体……“这根本不是疼，确切地说是酸疼，你体会不到，我一刻不

停地在忍受酸痛的折磨，却又找不到准确的位置。我在汉堡时，德

罗格米勒大夫就曾经对我说，我的这半边身子的神经发育不好，不

够长……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我这半边身子的神经都不够尺寸！这多

奇怪啊……有时我就觉得这半边身子迟早会痉挛、麻木，我非得被

这病害得半身不遂了……你肯定无法想象……我没有一个晚上睡得

安稳，有时我的心脏会突然停止跳动，我害怕地跳起来，吓出一身

冷汗……入睡之前，这样的情况不知发生过多少次，不是一两次，

至少也有十次之多。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？……我好好跟你说

说……是这样的……”

“打住吧，”参议冷漠地说道，“我想你并不只是单单想对我说这

些才来的吧？”

“不，托马斯，如果仅仅是这个问题也就罢了，可偏偏还有生意

上的事，我的生意陷入了困境……”

“是吗，你的生意受挫了吗？”参议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甚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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